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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鳴大放》 
8 月 11 日 , 8:00 – 8:30pm, NOW TV ch.332 

主持 : 王慧麟   嘉賓 : 楊鳴章副主教  
 
 

 
 
(1) 從遊蕩罪說起 – 校園驗毒 
 
王慧麟：七、八零年代香港有一條罪，叫遊蕩罪，你走到街上，如沒有合理解釋  
到處走，警察就可以拘捕你。到了法庭，你要解釋自己為何晚上四處走，如沒有合  
理解釋，隨時要坐牢。當時很多人權份子不滿：怎麼市民要解釋自己晚上在街上走？  
這違反人權。當時，支持政府的人說：作為市民，如果是清白的，怕甚麼讓人搜查？  
如果真的無罪，怕甚麼上庭解釋？當然，這麼違反人權的條例在八、九零年代就取  
消了。今天，政府推行校園驗毒計劃，有聲音表示，只要學生清白沒有吸毒，怕甚  
麼被人驗毒？這說法聽上去好像很有道理，但有人開始質疑：這法例侵犯私隱等。 
政府便頭痛起來，那麼校園驗毒豈不是推行不成？今天的嘉賓涉及的話題，當然不  
止於校園驗毒，還有很多其他議題。先介紹今天的嘉賓，天主教香港教區副主教楊  
鳴章神父。楊神父不想說驗毒，可是還要由驗毒說起。驗毒計劃到目前為止，  
議論紛紜，也不知道年底是否可以推行，說甚麼涉及私隱……為何天主教教區會對  
校園驗毒有所質疑？質疑的核心在那裡？事情如何可以做得更好？理據何在？  

 
楊鳴章副主教：要說的其實在過去一週都說過了，我們只是善意提出一些問題，請  
教育局在執行校本驗毒計劃前，認真注意。湯主教說不提倡校園驗毒，原因是與我  
們的教育理念有關，我們不希望將我們學校的學生預先看成“問題學生”，然後抽  
他們出來、加以甄別。無論學生怎樣，我們仍希望透過正確的教育方法、正確的價  
值觀輸送，以關愛容忍的態度去改變他們，這是我們認同的校園抗毒應有的態度。 

 
王：現在政府說青少年有很大問題，你說改變價值觀也不能一朝一夕見效，那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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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好就是把他們捉出來，先驗一驗，若沒幹的，怕甚麼？這種論述，你接受嗎？  

 

 
 
 
楊：青年人其實不如我們想像般簡單，可以任人擺佈----你捉他出來檢驗，難道他  
就出來被驗？青年人有很多方法拒絕檢驗，即使驗了出來後，他也可撒野。  
你說：如果本身清白沒有幹，怕甚麼被檢驗；青年人可不這樣思考。我們用成年人、 
做父母的、大人的觀念套進去，未必成功。  

 
王：青年會否自動自覺做好人，還是需要教化？  

 
楊：青年人必須教化，教育的需要性就在此。不過，不只驗毒計劃；現在例如網上  
援交等問題，青年人說：有問題嗎？身體是我的，我現在用自己的時間，又沒開罪  
你、沒傷害你，關你何事？為何要管我？你不必理我（賺來的錢）用來養家又好、 
買名牌又好，總之是我的事。青年人面對毒品時很可能有類似的說法… 我當然不認  
同他們的說法，他們是陷於一種迷失狀況中……很可能有人說：這是我的身體、我  
喜歡這樣做，我當然知道後果，難道我不知道？但是，可否給我一點自由，給我一  
點尊重，好嗎？我們天主教的教育觀，尤其希望幫助三類服務對象，我用三個「L」 
代表他們  -- The LAST，The LEAST，The LOST。LAST 就是成績最差的；LEAST 代表社  
會地位最卑微的（例如剛來港的移民）；LOST 代表失落的一群（可能將要墮下懸崖  
的一群）。我們基本的理念，跟政府說的大致一樣：「救到一個就一個」，但我不想  
預先把一個年青人看成囚犯，把他看成有問題；而應把他們看成是寶貝！我們努力  
設想如何幫助他，如何給他灌輸正確思想。說實的，一個青年有沒有吸毒，不單憑  
驗毒才可知悉，在學校我們往往可以知道。於是找人跟他傾談，找社工跟進，勸他  
自願去驗毒，這就很不一樣！我絕對不要唱對台戲，而是覺得需要思考：如何在校  
園內培育一份關愛、信任的精神；因為在關愛信任中，教育才生效。  

 
王：可有甚麼具體建議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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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：目前我們教會用很多資源在學校安置校牧助理，他不教學，在學校協助執行牧  
職牧養事工、推動倫理宗教價值觀、加強學生與家長間的聯繫，他做課室以外的工  
作。我們也希望增加學校的社工，加強支援他們，使社工能在校園抗毒，協助識別  
有問題的學生，接觸他們，了解他們問題的根源及背後的原因。面對很多反社會行  
為，我們必須就每個原因作不同的處理。  

 
王：英國都曾抗衡反社會行為，當年雷厲風行，要立法，很多教育界人士都  
說不應先立法，而是先想想為何這班孩子、青年人做這麼多反社會行為。原因何在？  
教區是否也認為應先尋找根源，然後再解決，而不是先雷厲風行地打擊他們？  

 
楊：你說得對，不過如果我答你，便易被人認為只在風花說月、議事說教，  
而沒有實際行動．我們絕對不是守株待兔，只說抽象觀念而沒有具體行動，務必理  
論與實際相輔相承。我們給青少年灌輸正確觀念，同時找人做輔導，並與家長間  
聯繫。有時我想：這些複雜的問題，大部份和家庭背景有關。  

 
王：說的教育事件，政府每次提出些甚麼意見，辦學團體好像總有意見，當然  
也有敢怒不敢言。教區學校往往很勇敢，提出跟政府不同的意見，上次校本管理甚  
至要求司法覆核，造成雙方的氣氛緊張。今次校園驗毒亦一樣。政府處理教育事務  
時，跟辦學團體間的關係越來越緊張？他們是否很少聆聽辦學團體的意見？  

 

 
 
楊：起碼他們所作所為，很易予人這種感覺。例如：我要辦一間學校，我  
要在學校內成立 IMC，即獨立的校本管理委員會，政府就只向這校本管理委員會  
問責，辦學團體從此消失。其實辦學團體依然存在，學校的好壞仍然是辦學團體  
的責任。我辦學是因為我想傳達一種價值觀，如果政府強加另一套教學理念，將  
令辦學團體沒法管理。舉一個簡單的例子：有學校向中學生派避孕套，目的防範愛  
滋病；但天主教的教育不認同。假如我們天主教學校的校董會卻有同意學校這樣  
做；結果就變成「你請客，我付錢」，這情況很不公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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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：其實政府也可以如此理論：這次校本驗毒計劃，政府想做，但有些辦學團  
體問政府可否改良，有些則敢怒不敢言。從政府角度看，會覺得你們個個都不服從， 
不如我組織獨立管理委員會去管理；現在個個辦學團體都不服從政府，豈不是我給  
錢讓你們發展（你們的）價值觀？  

 
楊：我想香港的特色是容許五花八門，百花齊放。當然，出問題時要負責，  
但能夠給予辦學團體廣闊自由的空間，我想只有香港可以這樣做。如果我們連這種  
自由都扼殺了，對香港無益。  

 

 
 
(2) 從歷史看天主教的社會角色 
 
王：提起多元化辦學，九七前後有明顯的分別：九七年後政府跟辦學團體的  
關係惡劣而且對立；九七前我很少聽到辦學團體，例如教會，跟政府有甚麼齟齬  
．到底問題何在？  

 
楊：情況並非如此惡劣！我覺得教會的存在、教會的生存、教會的掙扎  
，跟整個社會和環境有密切關係。在歷史洪流中，任何人面對外來的勢力如何反應  
，往往造成這人本身生存、存在的歷史。讓我抽離一點從歷史看天主教．八國聯  
軍以堅船利炮打開中國五港通商，迫中國喪權辱國，是很痛苦的事。現在還有  
同類事件發生？有！令天我們談經濟，跟外國政府交易的時候，中國依然遇到種  
種限制。現在剛剛遇著世紀金融風暴，世界經濟大蕭條，在這情況下中國比較幸運  
。因內銷市場好，調控好，所以仍然撐得住，於是才可以話事。從宏觀看，中國一  
直在尋找自己的路。教會也一樣，從最初耶穌的時代，門徒要見證耶穌死而復活  
的訊息，被人說妖言惑眾，於是斬首的斬首，餵獅子的餵獅子，火燒的火燒。他  
們堅持自己說真話，他們被殺，依然堅持這樣說。到了第四世紀，君士坦丁大帝  
皈依了基督宗教，再沒有迫害，教會變得很安全。所謂政教合一。於是教會中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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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人認為：既然不必再為宗教犧牲生命，那可以犧牲甚麼？於是他們犧牲世界、  
捨棄這世界。這時出現了隱修團體，如聖本篤隱修會。到了十二世紀，更有聖方  
濟出現。他是托砵僧人，他出身富有家庭，卻甘心做乞丐。這種捨棄世界的神修， 
正因為面對教會一個這麼大的權力團體，他們才覺得需要捨棄。後來，馬可勃  
羅到了中國，大家知道地球是圓的，又希望知道地球另一邊是甚麼世界。當時歐  
洲被伊斯蘭教徒封鎖了整個歐亞通道，於是探險家向另一邊航行。為何要往另一  
邊走？因為要來中國，因為知道中國是天汗大國，要跟她溝通。之後可以看到文  
化的溝通，利瑪竇來中國，是十六世紀的事。到了十八世紀，工業革命之後，教  
育普遍化，很多修會團體開始辦教育，做服務社會的事。在這大前提、大環境之下  
，香港教會也如此。香港教會百多年前只為服務一些外國軍人，當時香港落後，  
於是提供最基礎的教育給小朋友，教會以前做的全屬基礎教育。  

 
王：加上當時政府缺乏資源，而教會也樂意支持。  

 
楊：對，還有醫療服務，可能你較年輕，未曾聽過教會派奶粉、派麵粉的事。當時， 
因為政權轉變，有大量移民從大陸湧到香港。教會當時派奶粉、派麵粉，很多人  
因此加入了教會。可見教會做了不少福利事業，而且有很多是政府默許的，所以教  
會當時算是一個被政府廣泛容納的團體；多少可以依靠某些權力架構，如果教會要  
做些事，政府也可順水推舟。但九七之後，我們逐漸失去這種權力的依靠，有點像  
在國內，當共產政權開始管治中國，直到文化大革命，宗教受到很大的逼害，教徒  
被打為黑五類，被指為牛鬼蛇神。可是，為何仍有人願意信教？他的信仰已變得更  
加真純，信仰就為了信仰，沒有任何好處。到今天，教會漸漸覺得需要更清楚站立  
起來，見證生活，建立一種「臨在」的神修。我們在社會中，不能只坐立一旁，  
而要對任何社會事件發熱發聲，應該說話時就說話；我覺得我們現在要發聲、發熱、 
發光，這種「臨在」見證的神修觀，逐漸在教會中培育出來。  

 
 
(3) 天主教大學? 
 
王：這是九七之後培育出來的。提起教育，中學教育過往好像都百花齊放、多元化； 
政府對中學就實行多元教育，可是說到辦大學就限制多多，沒有多元辦學的精神。 
政府權力大了，富起來了，也用不著你了！無需再鼓勵多元辦大學？是否有這種感  
覺，那種相互間的權力關係已起了變化？看到天主教也準備開辦大學，進展如何？  

 
楊：辦天主教大學真不容易！辦私立大學耗費很多人力物力；我們也不敢說正在籌  
辦私立天主教大學，我們先要做好一些基礎工作，就是為教育階梯的延續，現在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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礎教育已經做了，非常普遍。我們是否在基礎教育，中學之後，就此中斷了？  
還是我們可以再繼續提供機會予一些有需要的青年？譬如今年會考，其實有很多人  
失意，今年會考考得零分者有六、七千人。我們可以為這六、七千人做些甚麼？袖  
手旁觀？當然不．我們要提供方法，讓他們再有機會「上車」。人很奇怪，他的發  
展、才幹並非均等地發展；並不是我有一百歲命，就會每十年發展十分之一，  
二十年發展十分之二。有些人可能很傻，但一覺醒來就覺得要改變。我們要提供這  
些機會，讓他時常有機會「上車」，若力有不逮，便讓他「下車」。要是他想去到終  
點，就要讓他可以跨過這些基本門檻。  

 
王：所以天主教教區是否也贊成大學可以開放多一點？要多元教學，就如中學一  
樣。對嗎？  

 
楊：現在似乎讓現存的大學搶了先機，因為它們已經是大學，例如再開社區學院， 
所得到的財力、物力、人力的支持，往往比我們由零開始的容易。好像你喜歡跑步， 
如果說你要跑步，就必須跟劉翔一起跑！如何能比拚？於是我要幫你一把，起點時  
讓步，又或路程可以減半．．．這樣才可促成你的鍛鍊。若一開始就要你跟劉翔比  
拚，那無法相比的。  

 
王：所以多元辦學才是出路。  

 
楊：對！  

 
王：我覺得現時政府很奇怪，如果政府事事跟辦學團體爭持對立，包括校本驗毒， 
如何達到多元辦學呢？  

 
楊：我又正面一點看：香港如果是個多元社會，應容納不同的聲音，這聲音也應包  
括政府的聲音，政府聽我們的聲音，我們也應跟政府對話。  

 
 

[筆錄及編輯 : 香港天主教社會傳播處 ] 

 


